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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坛巨匠离世）

4月 17日，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哥
伦比亚籍作家加西
亚·马尔克斯在墨
西 哥 城 的 家 中 去
世，享年 87 岁。马
尔克斯是魔幻现实
主义文学的代表人
物，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家之
一，代表作有《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
案》《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影响深远。他于 2012 年
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本月早些时候曾入院接受肺
炎治疗。

文学评论家认为，“孤独”思想贯穿于马尔克斯
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他用自己的文字刻画了人类心
灵中最深刻、最本质的“孤独”。马尔克斯曾说自己真
正的爱好原本是当魔术师，但由于腼腆，变戏法时会
感到头晕眼花，不得不到文学的孤独中去躲避。无论
是魔术师还是作家，他说这两种活动都能实现自己
幼年时就有的愿望———让朋友们更喜欢他。

朱炳帆（少林寺里的“研究僧”）

经 4 月 16 日
《郑州晚报》报道，
在少林寺工作 4 年
的中山大学硕士毕
业生朱炳帆的“另
类就业”，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毕业
时，这位高材生手
握数份让人艳羡的工作聘书，却放弃了到大型国
企上班的机会，毅然前往少林寺。

朱炳帆受聘的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主要对少林寺的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进行保
护。公司办公室设在郑州，但朱炳帆加入公司后第
三天，便被派驻到了少林寺，一待就是 4 年。这位

“研究僧”的工作在外界看来有些神秘，大部分时
间待在寺里，却不是出家人；他执掌“武林秘籍圣
地”藏经阁（少林寺图书馆），且时常接待一些“大
人物”。谈及当初的选择，朱炳帆说是导师的这样
一句话打动了他：“国企央企外企事业单位数不胜
数，但全世界只有一个少林寺，它是独一无二的。”

Elon Musk（特斯拉创始人中国首秀）

4 月 21 日，乘
着北京车展的东风，
特斯拉公司联合创
始人 Elon Musk 抵
达北京，这是他在中
国的首次公开露面。
受 Elon Musk 访华
消息影响，国内电动
汽车相关概念股普
遍上涨。此前，他曾向媒体表示，特斯拉计划在中国
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立超级充电站网络、客
户服务中心，以及电动车专卖店。

Elon Musk 此次访华的行程安排十分紧密，第
一站选择了与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一起，录制一
档央视的对话节目。节目现场，他将自己定位为一
名工程师，时常有着疯狂的想法，并愿意为此坚持
下去。Elon Musk 从事过多种不同的工作，喜欢对新
鲜事物进行研究，先后成为 Paypal 创始人、第一个
从事商业火箭并取得成功的人、第一个把电动汽车
做得扬名天下的人。谈起偶像，他表示自己崇拜很
多人，但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科学家。

杨承志（硅谷华裔工程师竞选加州副州长）

据美国 《世界
日报》报道，竞选加
州副州长的硅谷软
件 工 程 师 杨 承 志

（George Yang）日前
出席选民见面会，
分享他移民加州 21
年 白 手 起 家 的 经
历。杨承志反对以
人口比例分配公立学校资源的 SCA5 法案，并主张
控制加州大学学费大幅上涨的趋势。

现年 36 岁的杨承志出生在广州，15 岁时举家
移民北加州。从金门大学获得计算机学士及硕士
学位后，他一直从事计算机程序设计工作。曾于
2012 年参选州众议员落败的杨承志表示，若他当
选副州长，将成为加州大学唯一的亚裔校董。届
时，他会要求调查加大招生过程是否有隐藏的族
裔配额，推动招生时将申请人的姓名及族裔背景
以号码取代，以避免出现因申请人族裔背景而影
响审核结果。

绍尔（德国“第一丈夫”低调庆生）

据德新社报道，
4 月 19 日，德国总
理默克尔的丈夫绍
尔教授低调度过了
65 岁生日。被称为
德国“第一丈夫”的
绍尔是享有国际声
誉的量子化学家，在
柏林洪堡大学执教 20 多年。他的大学执教资格论
文题目是《二氧化硅与沸石表面活性中心及吸收性
交互作用的量子化学研究》。

上世纪 80 年代，默克尔与绍尔在东柏林的科
学院相识。当时，绍尔辅导还是年轻女物理学者的
默克尔作博士论文。1998 年，两人步入婚姻殿堂，
这是他们各自的第二次婚姻。绍尔没有出席过妻
子默克尔迄今为止的 3 次总理就职宣誓仪式。成
为“第一丈夫”后，他很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极
力躲避媒体的闪光灯，谢绝一切与专业领域无关
的采访。 （弛木）

在海洋生
物里发现更多
有用的、新的化
学物质，这成为
年过八旬的陈
冀胜如今最大
的事业心愿。

《中国科学报》：近期这次香
山会议，主题就是“太赫兹”。听说
这是继激光之后，你近年来的主
攻方向？为什么选择太赫兹？

姚建铨：太赫兹的波段介于
远红外波和毫米波之间，是光子
学和电子学交叉的一个重要研究
领域，也是国际电子与信息领域
重大的科学问题，在电子、信息、
生命科学、国防、航天等方面有巨
大的应用前景。

例如，太赫兹辐射光子能量
小，不会引起生物组织的光量化，
适用于生物医学成像，也可用于

“指纹”识别和结构表征。同时，太
赫兹能穿透非金属和非极性材
料，在公共安全、国家重点管制类
药品控制、抗生物恐怖活动方面
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与重视。除
此之外，太赫兹还在通信方面也
有广泛的应用。

《中国科学报》：本次香山会
议主要围绕太赫兹在生物医学中
的应用，国内外太赫兹在生物医
学领域应用研究的基本现状如
何？它的前景如何？

姚建铨：关于太赫兹技术生
物医学应用研究，国际上已经开
展了很多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目
前，国内外在太赫兹技术生物大
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等生物监
测及生物效应研究方面，已取得
部分代表性成果。

太赫兹技术在生物医学微观
领域，将为揭示生物大分子之间、细胞之间的相
互作用物质规律，呈现这些作用和活动的物性
特征，最终解释各种生命现象和提供革命性科
学方法；在生物医学宏观层面，太赫兹将为疾病
的诊断、治疗、评估、监测和预警及后续药物设
计、研发、生产和评价带来革命性改变。

《中国科学报》：作为中科院信息技术科学
部的院士，你这些年也很关心物联网的发展，那
么在这一领域我国的现状是怎样的？

姚建铨：国内物联网产业与应用正积极发
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要跟
互联网比，产值差距还是挺大的。不过若干年后，
物联网会接近互联网发展的前景，潜力很大。

《中国科学报》：那么阻碍物联网发展的关
键问题是？

姚建铨：一方面是物联网所需的传感技术，
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传感
技术是物联网区别于互联网最大的地方，也是
物联网发展最基础的东西。这方面国家应大力
发展各种原理的传感器技术，这既是瓶颈也是
商机，另一方面，物联网的商业模式还有待近一
步明确，三大运营商和大型企业及大型研究所
都在搞物联网，但是整个物联网商业运行模式
不是很清晰。

不过随着物联网发展进一步深入，这些瓶
颈也将进一步克服。总体上讲，物联网技术以及
物联网产业的发展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也有
很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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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掠影

常言道：是药三分毒。自古流传的这一说
法，闪耀着来自民间的智慧之光。与各种毒素、
药物打了一辈子交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
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深知，这些

“经验之谈”背后实则大有学问。
然而，陈冀胜却并不想满足于“知其所以

然”。他开始行走在化学与生物的交叉地带，试
图摸索出一条独特的药物创新之路。

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他会将最终的兴趣
和目光，投向一片尚不为人所熟知的“蓝色”科
研领域———海洋药用生物资源。

因具有极其丰富的生物物种资源，海洋被
陈冀胜视为找药的“富矿”。

陈冀胜学习化学出身，他眼中的海洋资源，
仍然构成一个奇妙的化学世界。“海洋生物产生
多种类型的生物活性极强的化学物质，可以成
为开发创新药物的重要源泉。”

在海洋生物里发现更多有用的、新的化学
物质，这成为年过八旬的陈冀胜如今最大的事
业心愿。

现实充满挑战。虽然我国具有丰富的海洋
生物资源，但目前为止所发现的药用海洋生物
品种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具有显著活性的海
洋生物化合物，又因其结构复杂而难以规模化
生产。合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让陈冀胜对研发
海洋药物的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更大的困难来自产业界，由于海洋创
新药物的开发投入高、周期长，很多企业选择以

“仿制”为主，创新热情不高。
“一步一步来，急不得。”陈冀胜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这是一项需要长期
积累的工作，更需要与相关专业
机构密切合作，“比如基因组学方
面的工作，我们的团队就在与外
单位合作”。

毕竟年龄不饶人，陈冀胜将科
研一线的很多工作拜托给了团队
的“战友”。如果是重要的学术研讨
或交流会议，他则一定不辞辛劳，
四处奔忙。而对于无关研究的社会
活动，他则是“能推掉就推掉”。

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留给科
研业务，这是陈冀胜几十年来秉
持的一条工作原则。年轻时，他习
惯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后来
出任行政领导，琐事很多，他仍要
求自己每周抽出至少 30%的时间
给研究工作。

也许正是对科学研究的热情
和执着，让他的事业从较为单一的防化工作起
步，一路延伸至药物化学、海洋生物等广泛领域。

陈冀胜心无旁骛作研究，还要感谢他的“贤
内助”老伴。“她退休很多年了，家里的事情基本
都是她管。”陈冀胜憨厚的笑容里，似乎包含了
几分歉疚感。夫妻二人的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相比于参加热闹的老年人文体活动，他们更喜
欢安静地散步，随意地走走看看。

1932 年出生的陈冀胜在抗战烽火中度过年
少时光，举家逃难至重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身为军人的陈冀胜经历过大时代

的动荡，这让他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我常常读历史书，看电视上的历史节目，特
别喜欢了解解放前后那段时期的历史。”陈冀胜
说，那些历史故事中的很多人，他们都曾在自己
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因此会感到特别的亲切，
不禁感触良多。

在军事单位工作了一辈子，陈冀胜自然关心
世界形势。这不，最近的乌克兰局势就让他很是
牵挂。“乌克兰的发展对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会有
影响，打起内战来就麻烦了。”分析起国际形势，
陈冀胜跟讲起他的科研一样，难掩兴奋之情。

陈冀胜：探身海洋寻良药
姻本报记者 郝俊

姚建铨：迷恋科研不停歇
姻本报记者王庆

对话

一周人物

今年 1 月初的某个早晨，著名激光与非线
性光学专家、中科院院士姚建铨突然从九级台
阶上摔了下去。

那天他像平时一样，早上 5 点多就起来
了。前一天工作的疲劳还没缓过来，加上夜里
没有睡好，忘记开灯的他感到头一晕，就从家
中跃层的三层跌到了二层。前来接姚建铨的司
机奇怪他为何迟迟不出来，就给他的老伴打电
话。当老伴发现姚建铨躺在地上的时候，他已
经昏过去了 40 分钟。这一摔的结果是，耳部鼓
膜穿孔，流血流脓，头盖骨也受到损伤，并伴有
脑出血。于是，姚建铨被缝了好几针，住了近一
个月的医院。

不过出院一个多月后，他就像是伤后急于
复出的体坛明星一样坚持马上重返赛场。

本月初，以“太赫兹波在生物医学应用中的
科学问题与前沿技术”为主题的第 488 次香山
科学会议召开。作为本次会议执行主席之一的
姚建铨如约出现在会场，并作了主题报告。太赫
兹正是他近些年的研究重点。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姚建铨笑
着说：“我现在七十多岁了，不敢‘吹牛’啦！十年
前我还敢说自己是六十多岁的年龄，五十多岁的
体格，四十多岁的行动，三十多岁的思维。”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我做过两届的天
津市政协副主席及两届的天津市民进主委，秘
书写的稿子我很少照着念过，我一般都要说出
自己的想法。”

忙而不乱

“很多学生都说姚老师太急了。”姚建铨说，
“我年轻时本来搞科研应该最旺盛的阶段遇上
了‘文革’，没办法，但我总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
来，所以就拼命工作。”

他觉得，很多人恐怕都未必有自己这般勤
奋。“我笨鸟先飞嘛，你干 8 个小时，那我干 10
个小时行不行？总比你多两个小时吧。”

每天 5 点多，姚建铨就起来了，有时甚至更
早。在太阳都还在沉睡的时候，这个急性子的科
学家就已经打开电脑查阅和回复来自世界各地
的邮件了。

早点铺开门前，姚建铨就已经等在那里，有

时甚至边看着卖早点的把火生起来边琢磨问
题。他的早餐标配是：一个烧饼、一个茶叶蛋。

当然，他不会忘了自己亲爱的老伴。不过在
把早餐给老伴儿留一份之后，他就急急忙忙地
拿起自己的那份走向实验室了。

不等咬几口烧饼，姚建铨的“频道”就已经
切换到工作模式。

有时候，正午已到，姚建铨杯子里的水早凉
了，小半个烧饼也静静地躺在那里注视着这位
特殊食客的繁忙。

本报记者专访当天在现场见识到了姚建
铨的“废寝忘食”。11 点多，他给老伴打了电话，
说中午不回家了。中午他让学生帮忙从食堂买
了份饭。

12 点，饭到了。“不如您先吃？吃完我们再接
着聊？”记者问。正谈一个问题到半截的姚建铨
马上说：“先说完，先把这个说完。”

有时候，老同学路过天津来看望他。他往往
正忙着手里的活儿，就请朋友在一旁的沙发上边
看杂志边等他。朋友眼看着姚建铨在不同的“频
道”上来回切换，同时兼顾着各个方面的事务。

到中午姚建铨陪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对方
第一句话是：“我要像你这么干，早晕过去了。”

姚建铨本人倒是忙而不乱，作为天津大学
激光与光电子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着 N 个职
务：中国光学学会理事，天津大学精仪学院学位
委员会主任、名誉院长，国家教育部科技委副主
任……同时他还是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
委员，第九、第十届民进中央常务委员，天津市
第第九、十届政协副主席，民进第九、十届天津
市委主委等等。

姚建铨每天常常工作 10 多个小时，语速非
常快，走路的速度甚至超过年轻人。

曾经有学生向他抱怨：“姚老师我话还没说
完呢您怎么就挂电话了？”后来姚建铨每次都耐
心而和蔼地问学生：“小 X 啊，你说完了吗？我可
以挂电话了吗？”得到学生的肯定答复后，他才放
心地把电话挂上，然后迅速去忙其他事情了。

没有白忙

姚建铨没有白忙，通过多年从事激光与非
线性光学频率变换技术的研究，发展了高功率
倍频激光的理论。他发明的双轴晶体最佳相位
匹配的精确计算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姚技
术”“姚方法”，并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应用。在新
型激光器及应用技术方面，他成功研制了高效
固体激光器、可调谐激光器、高效倍频系列激光
器等，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不仅如此，他还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国家教委及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共 4
次、中科院特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第
36 届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以及该博览
会个人最高荣誉奖“一级骑士勋章”……

然而，他做学问的初衷并非为了出人头地，
而是源自单纯的兴趣。

1939 年姚建铨出生在无锡。小时候，电风
扇尚未普及，夏夜解暑的常规方法就是躺在空
地上乘凉。那时，仰望着星空的姚建铨很好奇，
比星星更远的地方有什么？我们所在的地球在
宇宙中到底占据怎样的位置？

后来，他读到了牛顿、居里夫人等著名科学
家的故事，“这在我脑海中播下了种子，想着将
来一定要当科学家”。

姚建铨认为，科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
于：“从开始的一无所知，然后逐步深入，最后作

出成果。这就像走在森林里探宝，最后找到科学
宝藏的时候，那真是种享受。这种乐趣，是对自
己最大的回馈。”

他将牛顿、爱因斯坦比作科学的大树。“这
样的大树，有着很深的根基，对科学的各个分支
都有着深远影响，而我们这些小科学家，就是树
梢上的一小片叶子，能对人类作出一点贡献就
已经很不容易了。和那些大科学家相比，我们不
过是沧海一粟。”

上世纪 80 年代，作为国家第一批公派的访
问学者，姚建铨赴美深造。

在曾经中苏友好的时代背景下，姚建铨学的
都是俄语。到了美国之后，他深感自己英语水平
不行，便一边在斯坦福大学进修，一边补习英语。

他参加了当地的英语培训班。赶上雨季的
时候，他骑着车打着伞，湿滑的路面曾让他连人
带车摔倒在路边。舍不得旷课的他就凑合穿着
脏衣服赶到学校听课。

“有时候从实验室赶到晚上的补习班，来不
及吃饭，下课后也舍不得买点心吃。”姚建铨回
忆道，“但是饿得头晕啊，也不敢骑车了，因为之
前饿得骑车摔倒过，我就扶着自行车一直走回
住所。”

学成回国后，面对国内实验条件的简陋，姚
建铨曾经在仓库里面做实验。“我们在三楼的实
验场地没有水，只能从距离最近的二楼女厕所
引水。还得找个学生在厕所旁边看着，怕有人不
知道这是在做实验，一关水龙头我们那个激光
仪器就爆炸了。”

“太没必要休息了”

谈到做姚建铨的学生，苦虽苦，但绝对有收
获。至今，从姚建铨门下已走出了约两百名博士
和硕士，还有十几个博士后。

作为导师，他会注重帮助学生制定研究方
向，并对其充分信任，相信弟子能够完成任务和
取得成绩。当科研项目的技术路线、研究方法确
定以后，具体的工作他会放手由学生们去做。姚
建铨认为，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
力和创新思维。“由他们大胆地创新，这也是树
立他们的自信心。”

同时，他也会争取多带些优秀的学生去国
际会议上见见世面，学校难以负担的，他就会从
社会上找来资金支持。

他的学生目前已遍布海内外，有些是优秀的
科研人员、大学教授，有的是科技公司的高层。

不过，他与学生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他会把学生按照项目分成若干个小组，经常召
集起来讨论课题，通过学生阐述对具体问题的
研究，姚建铨本人也从弟子那里吸收学术养分。

于是，他跟他学生之间的关系往往很融洽。
他会跟学生下棋、逛公园，岁数还没这么大的时
候，他甚至和学生们一起打排球。他们既是师生
又是朋友，建立了真挚的感情。

有的学生心疼姚建铨，劝他说：“您都有这
么多成绩了，还不休息休息啊？”

姚建铨笑着跟记者聊起这个事儿：“不休
息，太没必要休息了。前段时间摔跤后，医生建
议我以后一年内不要坐飞机了，因为头盖骨有
些错位，坐飞机时气压变化会让头盖骨的伤口
再出血。不过呢，我打算从高铁开始试起，坐高
铁没问题了，过段时间我再试试坐飞机，不然很
多地方没法去出差。”

采访结束时，姚建铨迅速扭回身把早已凉
了的饭用开水泡上，急匆匆地准备赶紧吃完好
接着干活儿了。

他发明的
双轴晶体最佳
相位匹配的精
确计算理论，被
国际学术界称
为“姚技术”“姚
方法”，并被国
际学术界广泛
应用……


